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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区木偶的艺术特征 

梁永峰 

【摘 要】浙江木偶戏活动于民间，木偶的雕绘、服饰道具的创制、舞台布景的制作都吸收了绘画、雕塑等造型

艺术的精华。木偶剧本从剧目内容、情节安排、语言运用、人物刻画等各方面来说，有其独特的文学艺术特色。木

偶戏和戏曲之间舞台、表演、音乐和剧本等艺术形式许多相似，具有它独特鲜明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浙江；木偶；艺术特征 

浙江木偶戏活动于民间，它总是伴随着民间民俗活动，具有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而且表现为一种物态的、具体

可感的艺术产品，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形态。    

浙江木偶戏的剧目以及艺术形象可以看出，木偶戏涵盖了民间的日常生活、劳动生活、爱情生活、历史故事和社会生活等

各个方面。大量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故事题材通过木偶艺术进行交流与传播，形象化、艺术化地被民众接受，自然而然地规范、

影响、约束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故事题材不仅承载了艺术形象审美价值以外的文化意义，同时为木偶艺术本身

注入了永恒、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木偶戏作为民间独特的表演艺术形式，具有它鲜明的自身特征。木偶戏的整个舞台演出，从艺术构成成分上来看，综合了

造型、文学、戏曲、音乐、舞蹈于一身，将唱、做、念、打熔于一炉，表演技巧高度繁难，形成了独特鲜明的一种表演艺术形

式。 

一、木偶的造型特征    

构成这种艺术的第一要素是它具有造型艺术的属性，它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立体的形象。木偶的雕绘、服饰

道具的创制、舞台布景的制作都吸收了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精华。    

木偶的造型主要体现在木偶头上，木偶头的造型包括木偶的眼、口、鼻、眉毛、脸型以及眉毛、胡须等结构。这些五官、

结构的大小、比例关系等都直接影响到形象的美丑、善恶、忠奸、贤愚和喜怒哀乐。脸形、眼睛、口、鼻、眉毛的造型，再加

上眉骨、颧骨、下颌骨的位置变化，这些元素的形态和组合方式构成了个性鲜明的各种人物形象。浙江泰顺明代、清代以及民

国时期的木偶头头像的面部造型都非常接近真人的五官造型。其中明代的旦角头像，有着圆润的鹅蛋脸，两道弯弯的柳叶眉，

双眼和嘴略带笑容，秀丽恬静，鬓发突出半盖俩耳，头戴九龙攀凤冠，为典型的贵妇人形象。而生角头像的脸谱造型俊秀端庄，

面部丰满眉目传神。嘴带微笑，头戴双龙盔，以金红双色彩绘，鬓发突出耳前上部，整体造型文静大方。明代木偶头像的面部

造型与今天我们在泉州布袋戏中看到的木偶头像的五官比较类似，以写实为基础，整体造型秀气、精致，五官紧凑，人中进行

了缩短的艺术处理。    

其次通过对所表现对象的形体、比例、结构、色调、肌理、图案等特征的变形、夸张，以加大作品艺术表现的力度，增强

视觉冲击力和张力，为作品平添艺术感染力。木偶人物既像真人又非真人，作为一件艺术品，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木

偶雕刻艺术家在造型定式的基础上，受到生活环境、民俗观念等影响，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

行的艺术创造。另外在木偶头的装饰中常常会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来表现某些特殊的意义。通过这些相对规范而统一的视

觉符号，向观众传递出人物角色的身份、地位、性格、年龄和命运等直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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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颜色。首先色彩与情感有内在的紧密联系。红色，象征着喜庆、热烈、庄严；黄色，代表光明、智慧；橙色，象征健

康、快乐、活力；绿色，象征和平、青春、希望；紫色，象征高贵、神秘、不安；白色，象征纯洁、高尚；黑色，象征死亡、

庄严；金银色，象征高贵、豪华。这些不同的色彩用于木偶头的脸谱、服饰等，具有比较稳定的意义。所以，在木偶形象中，

神怪的脸部常会涂有金色、银色以表现起与众不同的身份。    

另外，木偶戏以“傀儡”独特的“丑”表现生活的美，具有滑稽感和喜剧色彩。这些木偶的形象也就以这种“原型”为基

础，再借鉴相关艺术门类如京剧、绘画等，尽量使其符合角色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并准确地传达出角色的精神气质。 

二、木偶的文学性特征    

木偶戏称为民间小戏，我们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只看木偶的表演，一部艺术性强的木偶戏，首先是必须要有一部优秀的文学

性强的木偶戏剧本。虽然某些木偶戏的演出只是靠民间艺人世代流传下来的口述台词，或者被后人整理或搜集成手抄本，但终

归是以口头创作为基础的文学作品，是经过数代艺人不断总结和改进的精华。    

不同剧种的剧本具有不同的特点，木偶剧本从剧目内容、情节安排、语言运用、人物刻画等各方面来说，有其独特的文学

艺术特色： 

1．结构简洁，情节集中    

浙江木偶剧目中，无论是单剧或传本，一般结构比较简洁易懂，情节较为集中。农村劳动者一般文化程度不高，劳动繁忙，

农闲或节日观赏木偶戏，一般喜欢内容复杂或情节太长的戏剧。即使剧目较长传本，一般也在几天内演完，并且每场故事情节

较为完整。剧本结构上的简洁，这就要求在情节上下工夫，这就有利于集中表现一个事件，一个主题，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

如单本剧《火焰山》、《三娘教子》等故事人物不多，剧本结构单纯，情节却很精彩。 

2．人物精练，刻画到位    

木偶剧中的主要人物一般不是很多，但对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性格的表现却比较到位。简单的几句唱词或对白，加上操纵者

的表演，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木偶剧人物套词如：陈十四：学成闾山法力真，捉妖灭怪救万民  ；奉旨敕封马三

星，永镇古田临水宫。美猴王：天苍苍地惶惶，花果山上我为王；水帘洞中我为主，法力无边闹天宫。 

3．风趣幽默、生动真实    

生动有趣的情节和活泼诙谐的语言，使木偶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健康乐观的精神。如平阳木偶老戏《渭水访贤》中樵

夫武吉的唱词：“天上星斗亮凄凄，休笑穷人穿破衣；十指尖尖有长短，山林树木有高低。”一句话就生动地表现出了樵夫武吉

的性格、思想面貌。 

4．语言丰富，纯朴亲切    

木偶戏语言主要是唱词和对话两个力面，一般都较具鲜明特色，语言简练、夸张，词汇丰富，纯朴而亲切。例如泰顺《龙

凤狮子舞》尾声（耍孩儿）：“霞满天，地增光，地增光，龙凤狮舞庆呈祥，庆呈祥，万物点头来庆贺，呀哟嘿，来庆贺，好一

派升平景象好景象，人寿年丰春常在，呀哟嘿，春常在，好一派升平景象„„”，语言表达使用了重复、顶针、 押韵手法，快

慢起伏方面很有节奏感，音节流杨、声调谐和。浙江木偶戏中还大量运用乡音土话及民间的俏皮语、歇后语等，增加淳补亲切

的效果，呈现浓郁的地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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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偶的戏曲性特征    

浙江木偶戏吸收了戏曲的特点，吹、拉、弹、唱气氛热烈，生、旦、净、末、丑，龙、虎、凤、龟、兔道具丰富，弄棒、

划船、拉刀、入鞘、剖腹、脱衣、斩头、喷雾演技高超，令人啧啧不绝。    

木偶 戏 和 戏曲之 间舞台、表演、音乐和剧本等艺术形式许多相似，有学者把戏曲看作是对傀儡戏的真人模仿。孙楷第

在《傀儡戏考源》中提出“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与宋之傀儡戏、影戏接近，必自肉傀儡与大影戏始。盖肉傀儡与大影戏者，傀

儡戏、影戏发展之极则。而宋戏文、元杂剧之所由起也。”    

南戏的兴起与发展，对傀儡戏的革新与发展也起到很大的影响，元代以后木偶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不少南戏中的艺术成就，

并根据自身特点有所发展。从泰顺、平阳木偶戏的服装、道具、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等行当，以及木偶的头、手、足

及整个木偶的艺术造型等许多处都与古老的南戏大致相似；温州各地的木偶戏音乐唱腔，也是广泛采用的是昆剧、乱弹与和调，

清末采用的也有徽调和京腔；木偶戏的舞台灯光、制景包括木偶的弄枪、舞棒、抬轿、划船等动作表演也模拟戏剧人物的表演；

木偶戏中的许多剧目、剧本也取自于南戏，木偶戏改变南戏剧本，对南戏剧本的艺术描写有所吸收。南戏促进了木偶戏的发展，

木偶戏不断吸收和借鉴南戏的剧本、曲牌唱腔、形体舞蹈等特点，另外木偶戏同南戏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宋杂剧

和各类民间伎艺的成分，借以提高和发展，从造型、服装道具、提线表演技巧等各方面趋于精湛。 

四、木偶的音乐特征    

木偶戏中的音乐主要是指演员的说唱和音乐伴奏。木偶剧中的唱腔大部分采用了地方剧种和地方口语特点，伴奏也和也多

受地方戏的影响。浙江木偶戏的音乐曲牌采用了的是温州的昆腔、高腔、论（乱）弹、和调等剧种的音乐。由于大部分木偶戏

是靠老艺人一代代口授袭传下来的，因而大部分音乐唱腔没有记谱，也没有独立门户的剧种。在乐器方面，木偶戏使用的乐器

和戏剧的乐器差不多，传统的有唢呐、笛子、琵琶、三弦、二胡、中胡、板胡、京胡等；击乐有大鼓、扁鼓、鼓板、三粒、棒

子、锣、钹、双玲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木偶戏乐器还配上了西洋乐器，如钢琴、大号、小号、单簧管、洋琴、小提、大提等，

丰富和烘托了唱腔效果。也有一些现代剧，采用录音碟片配音的。剧情的优雅、哀伤、欢乐、热烈或豪迈、雄伟、气魄决定着

音乐调子的高低，木偶剧一般用笛子来定音乐唱腔高低调，一般分为 C、D、b E、F、G、b A、B 等，有的也以演员的嗓音条件

定调。    

木偶戏中的音乐，对于戏中角色人物的塑造，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揭示剧情主题精神或风格，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音

乐形象的不同，决定着剧情不同的感情色彩，或悲壮沉雄，或柔婉秀丽，或轻盈欢快，诠 释 着剧 本文学的主 题 精神，并以

其感染着在场的观众。木偶戏音乐同样分为情节音乐与情绪音乐，情节音乐根据故事中的情节进展，用于推进剧情的发展；情

绪音乐则剧目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时感情的变化，善于表现角色的感情变化，两者的有机结合，旨在揭示剧情的主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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